
平凡的上學日 李淑敏

韋欣鳳

陳安

放學時間天色已經開始昏暗，蔚藍色的天空也悄然黯淡下來，映襯着我現在一如既往苦悶的心
情。

每次放學要步行十分鐘才到港鐵站，沉重的書包把我的肩膀壓得疼痛不已，但路依然要行，我
亦想不到其他辦法可以舒緩疼痛。明知每天背着沉重的書包久而久之會對肩膀肌肉有傷害，除了忍
受亦別無他法。

這時候，我一如往常瞥見同班的一個女生在我身邊經過。她背着一個比我還要膨脹的大書
包——不，我會稱之爲 行山背囊。跟她矮小單薄的身子對比下，她背上的書包猶如烏龜的大殼，只是
這個大殼不像是在保護她，更是想壓死她。但雖如此，這個女生倒是走的很快，她駝着背、頂着背
上的「大殼」步伐急速地往港鐵站的方向前進。

放學時段，路上走的同學通常都是一對對或者一羣人，即使我們都知道回家後要忙得死去活
來，但我們仍想儘量拉長跟同學相處的時間。

當她在人群間急忙穿過時，匆忙的身影顯得格格不入，但沒有人在意她，從來都沒有。

那一晚，我如往常般急急忙忙地扒完晚飯，把門鎖上，隔絕房外令人厭煩的爭吵聲，把自己困
在狹小的房間內趕忙完成作業，務求可以爭取多點睡覺時間。

翌日，我又拖著疲倦的身子睡眼惺忪地走在往常的那條窄巷上。小巷的兩則是兩間截然不同的
中學。右面的這間學校以欄杆作外牆，欄杆的高度只是比一個成年男人稍高一些，校園內的植物生
長出來的枝葉從藍色鋼欄的縫隙竄出來，有時候會有隻小貓在這些縫隙中竄來竄去，可愛得很。左
側的是高高的石屎圍牆，牆上印着的圖案訴說着不同的聖經故事，高牆上方擺放着帶有刺的鐵絲。
每次經過，使我不禁聯想起德國達豪集中營裏鐵欄上的鐵絲。聽說為防止裏面的人逃出來，那些鐵
絲都是帶有電的。不知這裏這些是否也有呢？我被自己荒謬的想法逗得差點笑出來。繞過高牆，進
入校園裏，當我找到在小食部前坐着的同班同學，我發現他們都在激動地高談闊論，應該終於有甚
麼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我快步走近他們，準備開口時就被其中一個人注意到並激動地拉着我道：「你有沒有看新聞，
我們班xxx昨晚割脈自殺！」

「她死了？」我嚇得衝口而出。

「那倒沒有，只是手腕割了點血，就被救了。不過這次學校不得了了。」她幸災樂禍地説。這
也是我第一時間想到，過往發生的醜聞都不知被學校用甚麼手段蓋住了，不常上網的家長對那些事
亦不甚瞭解。不知這次學校會怎樣拆彈呢？

霎然間煩人的鐘聲響起，全校的同學從各處施施然走出去露天操場。陽光直灑在我臉上，使我
不禁皺起眉頭。全校同學們在操場上形成列隊，站在有蓋操場裏的老師踏上演講臺，開始高聲朗讀
經文。我們根本無心聆聽那些艱深晦澀的說話，繼續小聲地討論剛才的事。可能因爲 今天陽光太猛烈
的緣故，我瞥見有幾個人中暑暈倒，被老師們架去陰涼處，拼命給他們撥扇，我看了一眼就收回視
線。經文和禱告完成後，訓導主任站上臺，面色嚴肅。

「我知你們在談甚麼。你們不要信那些記者亂寫！那些記者只會譁衆取寵，今早就堵在學校想
要向我逼供，我還以爲 我是罪犯呢！我告訴你們，我查過，xxx同學本身跟家人關係就不好，跟我們
學校沒關係，你們不要在網上亂寫！被我們發現會受到紀律處分！」我低着頭，反了無數個白眼。
心中亦不免有些失望。

回到家中，我連忙跟我家人分享這樁新聞，結果我母親回應：

「父母養育她那麼辛苦，她竟然這樣寒了父母的心，真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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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儲髮圈。

髮圈滿滿當當放了一抽屜，但我很少用，因為
我不懂紮頭髮，也沒有需要。

我也有過紮頭髮的時候，但大抵要追溯到小
學一年級。每個上學日，迷蒙著雙眼，坐在小板凳
上，腳貼著地，任由母親在背後忙活。眼垢糊了我
的雙眼，我從未看清過母親綁髮的手法，只感覺到
一下拉緊，痛感傳來，仿佛整個頭皮都被拉扯得高
了兩分，我便知道頭髮已妥善紮好。

那時母親用的是廉價的橡筋髮圈，幾元一大
包，那麼細小的皮筋讓我時常擔心它會斷裂，但這
未曾發生，日子依然在一張一弛下繼續。

小學時，電線髮圈隱約成為女生的流行小飾
物，但我從未羨慕過她們，每當望見女生們因電線
髮圈不平的凹紋而炸起的幾縷髮絲，我總會摸一摸
後腦，感受那份服帖。

後來，沒有了為我紮頭髮的人。父親粗黑的
大手難以把握那一小簇髮絲，他雖舉著笨拙的雙手
勉力聚攏，很努力，很努力，卻也無法顧及全部絲
縷。父親的手雖然有力，但過於粗壯的指節難以穿
過髮間，無數細絲逸出，飄蕩，無人可理會。

他只得牽著我的手去理髮店，椅子很高，我的
腳跟碰不著地，被供在椅上。「咔嚓」得利落，「
嗡嗡」推平得迅速，鏡子內陌生的自己被父親大為
誇讚。一時愣然，我試探著摸上後腦，碎髮刺進指
尖，微痛。

帶著新髮型回到小學，沒有關懷，沒有取笑，
只有偶爾的注目讓我怯於對上旁人的目光。

前腳剛感慨今天下了好大的雨，連地鐵出口
前的一小塊「低窪地區」也浸滿了雨水，後腳便不
慎踩個正着，濡濕了鞋子上堅挺的布料，印上深淺
不一的痕跡。眼看着舊黃色的磚牆就在前方，我便
咬牙一連踏着幾個小水池，施行「輕功水上飄」奮
力地撲進站內，站內擠滿了躊躇不910前的人頭，
躁動不安的腳步和在沉重的濕空氣中擺動的髮絲。
我回頭定睛一看，細細長長的雨簾淋着站外的人事
物，連傘下人也不例外，偶爾旁邊的大馬路白光一
閃，簾布彷彿化為實質，一切都看得不大真切了。

腳下人字型的磚頭都染成了黑壓壓一片，盯着
那幾條筆直的縫隙，便着了迷在想：這從天上來的
雨水能否頑強地抵抗外物的干擾，破除幾年前煞費
苦心殘留下來的膠水，滲透進那深處的泥土呢？近
一兩年走在路上，總有種奇異的安心，皆因各種歷
史遺留下的印記都深埋在這苟延殘喘的城市下，封
印在那不甚牢固的廉價黏着劑下，我們只管行屍走
肉地踩着磚頭走，哪怕上上下下幾乎無人知曉這城
市的美好彼方在哪。

靜儀癱軟在無論高矮肥瘦、調整成何等姿勢都
令人久坐難安的深紅色劣質皮椅上，雙眼無神地飄
向窗外的路燈，視線無意識地跟隨雨絲落下，卻赫
然發現一旁的行車到漸漸已被黃泥水侵佔，並欲進
一步吞併身下的版圖。靜儀好似在此刻才從無望的
等待中掙脫出來，開始搜尋着暴雨消息。眼看巴士
快要成挪亞方舟，但車上有的只是零星幾名加班至
深夜的倒楣上班族以及滾動着那永遠無法抵達的下

我開始對別人的後腦著迷，每天，坐在課
室，光明正大地窺視著每一個人的後腦。我格外
迷戀女同學髮上的圈兒，學校統一規定的黑髮圈
卻總能讓她們玩出不同的花樣。細碎的小毛毛球
繞在腦後，映襯著一晃一晃的馬尾，這樣的畫面
我可以盯上一個下午。

我不懂如何綁頭髮，每次看見女生們手指
靈活地穿插於髮間，總覺驚奇，但也從未想去請
教。我只能愛上儲髮圈。

慢慢地，大腸髮圈、螺紋髮圈，以及當年
流行的電線髮圈，填滿我的空抽屜，但裡面數量
最多的仍是一包包廉價的橡筋髮圈。我絕少觸碰
它們，懼怕著透明包裝紙映射的冷意，只願意偶
爾在生活的間隙，瞥幾眼這些派不上用場的小玩
意；其餘時間，封鎖。

短髮也很好，不必受紮髮牽扯之痛。在漫
長的跨度中，無用的髮圈等待著它主人的無期啟
用，我也在等待可以拉開抽屜的一日。可惜抽屜
塗漆太頑固，長久阻隔我視線，直到塗漆刷滿我
整個高中生涯，強制紮髮的規定亦已不再，在大
學同學建議下，我留了長髮。

只是，我披髮太久了。我已經不記得那天是
幾月幾號，只是源於一個隨手拈起的髮圈，我並
未注意它是橡筋、螺紋抑或電線的，生疏地模仿
起記憶中的女同學們，紮起了馬尾。

幾縷青絲流落腮旁，但又那般怡然自得地待
著，彷彿它們天生如此。

捋下髮圈，頭皮牽扯作痛，微不可察。纏人
的絲線緊繞著髮圈，幸好只是零星一二。

於是我把二三髮絲抽出，飄落，恰似那年的
髮廊。

一站指示牌。她明天還有兩個匯報、一場跨國網
上會議。他就差幾天就有約滿酬金，精打細算領
完就辭職旅行去，可不能僅僅因為一場雨便打亂
計劃。她幾根玉指飛快地在手機屏幕上敲打出不
近人情的公告，提前着手準備反駁明天各種搪塞
的理由。幾乎所有人都擔心着明天之際，「叮」
當巴士提示響在耳邊，眾人都不約而同地抬起頭
來，期待着如同神跡般的轉機，然而下一秒依然
是：「下一站——牛池灣村」

我倚在窗邊，馬路列着一條無處可去的車
龍，一動不動的，幾輛巴士上層還冒着白光，隱
隱約約地窺見箇中人影和我一般靠在窗邊，幸虧
我走早一步，不然困在裏頭的就是我這好事者
了。

今天不只暴雨成災，連風也刮得起勁，那些
高高掛在廟頂上的紅燈籠也被吹得搖來晃去，搖
花了眼。重重的廟門緊緊地閉上，唯恐外頭的風
吹草動驚擾了眾神。一個大逆不道的疑惑湧上心
頭，難道勤奮盡責的黎先生只存在於這個吃人的
城市，各路神仙卻在這危急時候休班嗎？紅燈籠
依舊在風中顫抖着。

第二天早上，許久不見的白色塗鴉被洗滌乾
淨的街道出賣。班還是得上，不過是在想游泳還
是划艇更快。

髮圈

移民的黃大仙

、麥樹堅、熊志琴



許雅如罪人

幻夢

我朝著靈的方向，雙手合十，口念唵嘛呢叭咪吽。我願意將身心都奉獻給至高無上的靈，只
為求得祂的憐憫，將卡塔西斯的恩典降臨於我。雙膝觸地，俯伏，額頭輕叩地面，要偉大的靈接受
我，就如肌膚和地板，終成一體。

碎屑掉落，冒出火紅的頭來，魂成煙霧消散，落了一地骨灰。白色的醫院、白色的靈堂，一種
中西碰撞的詼諧，它們白得一樣，是把貝殼磨成粉的那種白。軟爛的肉在乾燥的空氣中萎縮，只剩
下無力撐開的殼，把這屍骸放進石磨中，敲碎，重複碾壓成粉。這種白與香火同樣帶有鎮靜效果，
致使我的內心毫無波動。

「嫲嫲呢？」我問，其實我大概知道發生甚麼了。

姑媽的朋友英姐用手緊緊地握住我的肩，「你要冷靜啲聽我講」，我點頭，「嫲嫲已經走咗，
宜家爸爸喺入面陪住佢。」

「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

她雙眼透著憐憫，臉上的五官擰成一塊，不受控地抽搐，用沙啞的聲音說，「細路仔唔可以入
病房，所以你喺到等爸爸出黎，好唔好？」看到我們的對話，周圍的親戚又壓抑不住已經緩和的情
緒，紛紛開始哽咽。

我哭不出來。整個空間的氣氛已經烘托好了，我卻還是一點都哭不出來。

大人們用泛紅的眼睛注視著我，等待著，我突然窘迫了起來，彷彿我不做點甚麼，時間便無
法轉動下去。我試著學英姐的樣子，把五官都擰起來，肩膀一聳一聳地抽搐著，鼻腔發出哽咽的聲
音。

眼淚掉落出來，像擰毛巾一樣。

祖母火化前，請了喃嘸師傅在道堂進行祭祀的法事，他口中喃喃唸著咒，煞有其事地在空氣中
比劃。爸爸說這是在超渡祖母。道堂的燈全滅，地板中央燃著一疊金銀衣紙，旁邊圍著九塊磚，磚
上放著九塊瓦，師傅走著魚貫躡步及穿正花紋步。桃木劍在撥弄，撥弄了因果，啪——第一塊瓦片
碎了，高速轉動間，我看到劍尖的殘影指向我，恍惚間分不清這是誰的法事。接著是第二塊、第三
塊——全都碎了，烏黑的河在湍流間猛推兩旁的碎片，唯獨第九塊，在桃木劍劈下的第三次，才哐
噹碎裂。黑河堵塞了，這場法事，渡不了任何人。

中央的火濃濃地冒黑煙，它竄進了我的鼻腔，在裏面扎了根。儀式結束，棺木被蓋上，移送到
一個火爐旁。火焰在裏面叫囂，那束跳動的紅鮮豔得灼傷了我，映在別人的瞳孔上，我便看到了煉
獄。曾經我對地獄的幽魂充滿驚懼， 每每夜起總是心懷敬意，有怪莫怪，有怪莫怪，那時的靈從不
吝嗇任何一滴淚。這是煉獄的火在警示我，是我先失去對靈的敬畏，所以天要降罪於我，要我在九
年間，都嗅著那口濃煙。

我聽說最虔誠的信徒來自西藏，如果想要滌淨心靈的話，向拉薩的寺廟朝拜會是個不錯的選
擇，於是我打開電腦，在搜索引擎輸入「朝拜 淨化 西藏」。點燃香燭，查詢到西藏在香港的西北
方，我便把坐墊放在地上，面朝放滿綠植的陽台，按照維基百科的資料，以最虔誠的「磕長頭」進
行朝拜。維基百科上紀錄的磕長頭形式為：「教徒需合十雙手，誦念六字真言，手移動的次序為：
高舉過頭、面前、胸口，然後以膝蓋着地，全身俯伏，再用額頭輕叩地面」。我恪守準則，嚴格按
照學習到的教條，心懷願望地祈求。

黃色的線緩緩縮短，直到天上下起雨來，那隻滾燙的眼終於閉上，最後一塊碎屑落在地板，隆
起一個小丘，一縷白煙向前蜿蜒飄去。我注意到前方的花盆，植物的葉子兜著水，一滴、兩滴、三
滴，葉子因為承受不住重量而微微向下傾斜，尖端凝聚了一個水珠。它只是吊在那兒，不需要滲進
土裏，卻已是大地最虔誠的信徒。

仰頭輕輕呼出一個泡沫，看著它在微弱光線的折射下隱約透出的色彩。我從後奮力追上，試圖

在水晶球消失前窺看絢爛的未來。隨著距離漸漸拉近，模糊的影像也變得愈發清晰，一片淡藍色顫

動著，不知是天空還是大海。泡沫慢慢上升，上升—在接觸到空氣的瞬間，頃刻的美夢在空中粉

碎，搖曳的幸福盡化泡影。

從那個地方被帶回來以後，我就一直獨自居住在透明的房間裡。自那天起，活動空間看似大了

不少，然而只不過是從一個牢籠轉移到另一個牢籠。若說不見天日，倒也不是，畢竟這裡可是坐北

朝南的好地方，我始終忘不了當天伙伴們艷羨的目光。年中大部分日子，清晨的縷縷晨光總會溫柔

地喚醒沉睡的骨骼；偶爾碰上雷電交加的日子，則半夜常被雷聲驚醒，總是睡不安穩。如果硬要說

有何不滿，或許就是不能放風吧。

你們說我快樂，只是因為你們看不到我的眼淚。

厚厚的玻璃幕牆放大了世間的形形色色。熟悉的瞳孔向我靠近，墨色的瞳孔在眼前放大，又慢

慢縮小，然後伸出蔥白似的手指輕點玻璃。我隔著玻璃，以額頭觸碰指尖。隨著手指的律動，點點

紅末如繁星般散落。星塵緩緩墜落，直至完全融合在那片透明中。

如此熟悉又陌生的環境，交織著一段又一段零碎的記憶，是那個夢。

然而夢終究還是夢，夢醒了還是要回歸現實。日子就這麼一天一天的過去，直到一個紅衣姑娘

入侵我平靜的生活。她長得不怎麼樣，頭上頂著一頂紅巾帽，眼睛微微外凸，嘴巴也總像合不攏一

樣不斷張張合合。

對於初來乍到的外來者，我本能地抗拒，起初甚至有點厭棄。但她總是一副雲淡風輕的模樣，

似乎我的不搭理對她毫無影響，彷彿我才是那個外來者。不過相處久了，看她每天只顧吃喝玩樂，

我也漸漸放下當初的敵意。仔細看看，她的眼睛雖小，但眼珠和眼白卻很分明。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從無話可說變得無話不談，也許這就是莫名的緣分吧，又或者該說是彼

此惺惺相惜的默契。我們談家人、談朋友、談經歷、也談故鄉¬——那片湛藍色的天地，卻不曾談及

過往。嗯，彼此之間還是該保留些許神秘感。她說，她從未看過大海，我說我也是。她說，有機會

的話她想去看看，我也是。

晚上我又夢見那片藍，帶著些許的鹹味。

依舊是那雙黑曜石似的瞳孔，製造出清晨的第一場雨。然而今天，那張臉上罕有地浮現出疑惑

的神色。過往的經歷磨練出我異常敏銳的觸覺，我隱約嗅到一絲不尋常的氣息，我心中萌生一些不

好的猜測，該不會⋯⋯

不會的，別亂想。

可是越是努力讓自己不要胡思亂想，反而越多的想法肆意竄進腦海，它們正在緩慢地蠕動，一

舉一動都牽扯著我敏感的神經。她那麼貪吃，每次守著自己的份還不忘覬覦我的，害我每頓的食物

都被迫要分她一半，不給她還要耍賴皮。可是今天，這隻貪吃鬼竟然賴床了。我還是按耐不住心底

的衝動，決定前去一看究竟。

她瑟縮在角落裡，身上的衣裳皺巴巴的，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睛直勾勾地注視著前方，眼神卻始

終失焦。那人似乎是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地用竹筷子把她夾起，丟進一旁的塑膠袋。他又不知從哪

裡找來一個玻璃瓶，注入開水，隨後筷子便伸向我的方向。我不斷閃躲，終究還是難以匹敵。

我轉念一想，不對，這是個好機會。我佯裝順從地就範，任由那雙粗製濫造的竹筷子觸碰我的

皮膚。就是現在！我奮力一躍，在空中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

和煦的陽光鑽進靈魂，我用最後的一口氣吐出一個泡沫。

梁家瑜

熊
志
琴

泡沫
浴室內霧氣瀰漫，水汽肆意攀附在其所能及的地方，

白濛濛的玻璃上是男人朦朧的身影。找出放在地上的一樽
沐浴乳，用手一下又一下地按壓泵頭，另一隻手則小心地
收集斷續而出的乳液，待雙手揉搓出泡，再盡可能地塗抹
在肌膚每一吋。

泡沫漫延開來，散出淡淡花香，仿佛霧氣也被染上了
一抹粉，這小小的空間內煙霧繚繞，他忘情地與陣陣暖意
纏綿，想必桃源也莫過於此……

何其精緻的一個人。

志華今晚與綺雯有約。難得週末，本打算一覺睡到天
光，若不是為了這位心愛的女友，他又何必這番大費周章
地倒騰自己？綺雯說過喜歡他愛乾淨的習慣，他想他是記
得的，他也為此貫徹如一。

像他這樣細心的男友，恐怕是相當難覓了。

與女友拍拖四年，彼此的年紀也不小了，換作常人，
難免開始談婚論嫁。雖然綺雯不時也會提起，志華卻總是
嚴肅地回應：「結婚這種大事，哪能兒戲，定要好好作一
番打算先。」——志華認為自己為人比較深思熟慮，也更
有責任心，即使身邊的三五知己，也未必有幾個能有他這
般思想覺悟。

嗯，這樣的男人，可以說是萬里挑一了吧。

正愜意享受時，電話鈴聲驟然響起。志華抄起花灑，
沖去身上的泡沫。扭上水閘，拿毛巾印兩下身，三步並
作兩步，衣櫃前，掏出面上的幾件，一頓「拳打」加「腳
踢」，戴上眼鏡，抓起一件外套，關門離去。

「鈴鈴鈴」，「鈴鈴鈴」，電話仍在作響，鈴聲漸行
漸遠……

志華聽不見了。

他與綺雯相約在餐廳內會面。志華剛趕到，便一眼認
出那女友——她一襲淡黃碎花吊帶布裙，再襯上一件短身
杏色開衫針織外套，既不張揚，也不失色。雖談不上「沉

魚落雁，閉月羞花。」，但若恰好目光掃過，眼睛也會不
經意地稍作停留。志華低頭看看自己：純白T恤，藍色牛
仔褲，加上一件華夫格開襟外套。

「也算不上怪異。」 他下意識地扣齊衫紐。

「嗯，甚至頗有幾分近期流行的『文青』味。」 志華
就座。

綺雯皺著眉頭，微微咬住一邊嘴角，未等志華開口，
便率先發難：「為什麼不聽我電話？我在這裡打了好幾
個，你可讓我好等呀。」

「我早出了門呢，電話在家裡，哪能聽得到咧？路上
多阻滯，便遲了一時半刻。」

也是，志華哪會出錯。

「花呢？」

「什麼花？」志華猛地瞪大雙眼。

「之前說好的呀！你答應會買給我喜歡的那束花作禮
物，你不是忘記了呀？」

「噢——花呀。哎！今兒一早就去買了的，買完便回
家坐一坐，出門又忘了帶哩，但買是肯定買了的……欸，
你來聞下，我身上還有些香味呢。」綺雯靠近嗅了嗅，也
只得作罷……

真是一個浪漫又真誠的絕世好男友。

約會結束，回到家中，志華出了一身的汗，故決定再
洗一次身子。

浴 室 內 … … 他 找 出 放 在 地 上 的 沐 浴 乳 ， 用 手 一
下、一下、又一下地按壓泵頭，管內來回摩擦，發出「
吱——吱」的聲音。志華熟練地扭開樽口，將水兌入樽
內。扭上泵頭，搖晃兩下，接過艱難地從泵嘴吐出的泡
沫，再塗抹在肌膚上…… 這又夠他用好幾天了。

不必多說，還能像他這麼勤儉持家的人，當今世上更
是絕無僅有了的。 

哪似這兌了水的泡泡，飄到半空中，不吹自破。

陳家俊

「我早知道佢唔會踢足全場，但踢三十分鐘、二十分鐘呀，甚至五分鐘、兩分鐘都

好呀！」「兩分鐘」還不算是最卑屈的願望，報導中甚至有人表示「假裝落場行兩步都收

貨」——「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就是這意思？

是的，生活總有各種如意不如意，硬碰結果難免受傷，留一些餘地不過是保留一點迴

旋空間，不見得等於委屈將就。是的，是的。但是，但是，讓步協商與委曲認同是差天共

地的兩回事啊！也是因為這種認知吧，第26期《支流》的六位作者對生活周遭有所感之

後，在「寫出來」和「吞回去」之間，選擇了前者。

我們沒法無視背上書包猶如龜殼重壓下那單薄身子，即使我們的異議只能以「低着

頭，反了無數個白眼」的方式去表示（李淑敏〈平凡的上學日）；我們不知道美好彼方在

哪，但我們記得那位天天勤奮盡責上班的黎先生（陳安〈移民的黃大仙〉）；我們知道，

全天候的自我感覺良好只是泡沫（陳家俊〈泡沬〉）；我們曉得，那「奮力一躍，在空中

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的魚兒，為的是讓和煦的陽光鑽進最後的靈魂（梁家瑜〈幻夢〉）；

我們即使在靈堂裡學著把五官都擰起來，要擰出眼淚，我們清楚看到，葉端那顆水珠的單

純虔誠（許雅如〈罪人〉）；我們會成長，也許日後的牽扯作痛微不可察，但我們終究沒

有忘卻（韋欣鳳〈髮圈〉）。

謝謝六位作者，他們選擇了前者。


